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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这里起步。
70 年前，她在千疮百孔中恢复开

工，挺起国家建设的钢铁脊梁，点燃了举
国上下摆脱一穷二白的希望。

共和国的经济成长在这里见证。
70 年间，她在百折不回中沧桑巨

变，折射出一个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大国
的不懈追求。

从全国支援鞍钢复工，到鞍钢支援
全国建设；从改革开放后奋起直追，到新
时代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翻开这个
共和国“工业巨子”的奋斗长卷，那里有
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蕴藏着国家持续
向前的力量。

在一片废墟中快速站起，

为了祖国发展需要，为了人民

当家做主

如今钢铁产能接近 4000 万吨，跻身
世界 500 强的巨型“钢铁航母”，70 年
前，是在一片废墟中起航。

1948 年 11月，东北全境解放。

1个月后，当 40 岁的李大璋带着中
共东北局调令，一脚踏进鞍钢厂区，被这
里的破败震惊了。

“铁水凝固在高炉里，厂房内设备残
缺。”李大璋的儿子李晓东，至今还能体会
父亲担任鞍山钢铁公司首任经理的艰难。

当时，国内年产钢不足 10 万吨，还
不够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

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党中央要求
鞍钢迅速复工。恢复高炉的材料、工具极
度匮乏，老工人孟泰站了出来，带领工友
刨开冰雪，搜集机器零件。高炉修复时，
他吃饭、睡觉都在厂里。

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劳模，少年
时逃过荒、青年时为日本人背过煤，挨
打、挨饿是常事，半辈子漂泊不定。当解
放军开进鞍山城，工人们当家做主，年过
50 的他才找到了“家”。

“跟共产党走，棒打不回头”——— 孟
泰一句话，戳中了工友们的心。厂里发动
工人们献交器材，数千职工肩扛、担挑、
车推，络绎而来，队伍从厂区一直排到几
里开外。

短短半年多，这里就炼出第一炉铁
水和第一炉钢水。1949 年 7月 9 日，鞍
山钢铁公司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中共
中央、中央军委专门送来贺幛，勉励鞍钢
“为工业中国而斗争”。

曾断言这片钢厂废墟上“只能种高
粱”的日本专家感慨，从来都是个人往家
里拿东西，哪有给厂子送东西的，“共产
党了不起！”

当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政
权，工业化就成为新中国的必然追求，而
钢铁工业无疑是实现工业化的“地基”。

1950 年初，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
钢的号召。近两万名干部、技术人员、大
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从祖国各地奔
赴而来。其中有 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
干部，人们形象地称为“500 罗汉”。

今年 91 岁的谭福润就是“500 罗
汉”之一。

“我当时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
办公地点毗邻西湖，景色宜人。谁都知
道，工业战线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

参加过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老人说，
“我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还得去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集中力量办大事，众人能移万座山。
“一五”期间，鞍钢产量很快就超过新中国
成立前的最高年份，每年生产的钢、铁、
钢材均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953
年 12月，鞍钢“三大工程”——— 无缝钢管
厂、大型轧钢厂和 7 号高炉竣工投产。毛
主席专门发来贺信，称赞这是“1953 年我
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

“短短几年，鞍钢就从一片废墟中站
了起来，有力支撑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
平稳起步。”鞍钢退休干部许家强说，这
是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胜利，也向全
国传递了信心和力量。

“全国支援鞍钢复工”带来的就是“鞍
钢支援全国建设”。一座座钢铁基地在各
地拔地而起，新中国工业家底日渐丰厚。

1964 年，国家启动“三线建设”，指
定鞍钢包建贵州水钢。今年 93 岁的杜洪
文就是援建者之一。在鞍钢机修厂工作
的他，撇下妻子和三个女儿，一去就是
15 年。

当年报名时，老人第一个举手：“毛
主席说，三线建设不好，他睡不着觉。去
水钢，光荣！”

光荣背后是付出。杜洪文的大女儿
杜丽娜清楚记得，那些年母亲安顿姐妹
三人睡下，常常打亮手电筒，反复看父亲
写满思念的来信，整个被窝都跟着母亲
的抽泣而抖动……

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鞍钢先后向各
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 12 . 5 万名，援建了
包钢、武钢、攀钢、水钢等 10多家国有大
型钢铁企业。“鞍钢就像老母鸡，下蛋下到
全中国。”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

在自力更生中奋发图强，

为了市场需要，为了永立潮头

当国家开始破除一统到底的计划体
制，“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感受到了压
力。

经过 30 年超负荷运转，鞍钢露出疲

态：炼铁高炉经常被“开膛破肚”，屡次大
修；炼钢平炉黑烟滚滚，熏得人喘不过气
来……

“一五”时期，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
“万能工具胎”，将生产效率提高 6 至 7
倍，他一年完成 4 年多的工作量，被誉为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这之后，鞍钢放手发动群众，其鼓励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企业
中不合理规章制度等做法，受到党和国
家的重视。1960 年 3月 22 日，毛主席在
一份文件上批示：“……鞍钢宪法在远
东，在中国出现了。……”由鞍钢人探索
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在
全国工业企业大面积推广。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无力对老企业
进行大规模投资改造。“活人还能让尿憋
死？国家资金紧，我们自己筹；买不起新
设备，就买旧的。”回忆那段艰难岁月，鞍
钢人掷地有声。

当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的厚板厂。鞍
钢看准时机，向职工集资 1 . 2 亿元，建
起了二手生产线。正是这种独有的胆识
和眼光，成就了企业最赚钱的项目。

新一届鞍钢领导班子走马上任。刚
上任的鞍钢总经理刘玠急了眼———“再
不改造，鞍钢就成一堆废铜烂铁了！”

发轫于“九五”时期的大规模技术改
造，给鞍钢带来了转机。在一缺资金、二稳
产量的倒逼之下，鞍钢技改以我为主，努
力做到“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
为一批国有老企业改造提升探出了新路。

“别人全套引进海外装备，我们只购
买关键部件，能自己动手的，决不依赖外
方。”曾经担任鞍钢技术改造部部长的王
明仁说，仅一条 1780 热连轧生产线，我
们就省了近 40亿元，创造了同类项目工
期最短、总投资最低两个“行业第一”。

改造东部老厂，兴建西部新区，在渤
海湾畔建设世界先进的精品钢基地……
进入 21世纪，老鞍钢脱胎换骨，旧貌换
新颜，回应了市场对装备技术、产品质量
的更高要求。

不气馁，不服输，鞍钢人又一次站上
了国家改革发展的潮头。

在烈焰浴火中自我革命，

为了时代需要，为了国企气质

轧制一根无缝钢管，经过加热、穿
孔、连轧、定径、矫直、切割等工序。在鞍
钢无缝钢管厂，“金鑫突击队”创造了 22
人的集团最低用工纪录。

纪录的诞生，始于鞍钢大刀阔斧的
改革举措。

自 2010 年与攀钢联合重组，鞍钢的
生产基地遍布辽宁、四川、广东等地，成
为跨区域的超大集团。

此时的中国钢铁业，早已告别短缺经
济，钢铁产量跃居全球第一。然而由“钢铁
大国”向“钢铁强国”攀爬，崖陡壁滑。

进入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内钢
铁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鞍钢也
一度连续 5 年陷入亏损。曾经担起国家
荣耀的老国企如何凤凰涅槃？勇于自我
革命的鞍钢人不等不靠，而是苦练内功。

2017 年底，成都市青白江区。走进
停产关闭的攀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记
者曾看到这样的场景：偌大厂房内空无
一人，等待拆除的轧机冷冷冰冰。留守公
司的“末代经理”张虎语气坚定：“生产了
半个多世纪，现在断臂求生，1 . 5 万名职
工虽然不舍，但不得不挥泪退出。”

除了淘汰落后产能，鞍钢还清退劳
务用工、关停入不敷出生产线、处置“僵
尸企业”……企业从“负重前行”转向“微
观激活”的同时，鞍钢努力摆脱效益被钢
价左右的窘迫，寻求从“一钢独大”走向
“多业并举”。

在鞍钢德邻陆港钢铁电商物流园，
大型设备正将钢材卷板吊上货车，客户
通过手机 APP，就能发出运货指令，并
实时了解货物状态。物流园负责人王锋
说，原先是客户求我们，现在，我们在想
方设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与以往历次改革相比，这次的广度、
深度和痛感，都让十几万鞍钢人刻骨铭
心。”鞍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林说。
正是凭着这股打破常规的坚毅，去年无缝
钢管厂扭亏为盈，鞍钢集团也大幅盈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钢铁业在
战略突围中拨云见日。亲历了这场烈
焰浴火的锤炼，鞍钢人开始读懂，什么
才是新时代赋予他们的新使命。

几年来，鞍钢设立职工创新工作
室，推广由一线职工摸索出的先进操
作法。去年 9月，鞍钢炼钢总厂职工王
振奎在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喜获
金奖。他说，人人都可尝试、个个都有
机会，鼓励创新将个人成长与企业发
展紧紧连在了一起。

半个多世纪前，当国家为建设南
京长江大桥的用钢发愁时，鞍钢接下
任务，刻苦研发出新钢种，一时被人们
称为“争气钢”。

而今，从超强“海工钢”到高强“汽
车钢”，从高端“核电钢”到“高温合金
及钛合金”……鞍钢出产的一大批高
精尖品种，广泛应用于“蓝鲸一号”“华
龙一号”、港珠澳大桥等重点工程，为
国之重器撑起了“钢铁脊梁”。

就在几年前，美国纽约韦拉札诺
海峡大桥翻新时，鞍钢中标全部桥梁
用钢板。面对美方舆论，业主单位拿出
鞍钢产品质量优异的检测报告，质疑
者顿时沉默。

鞍钢设计院技术员杨颖说：“反复
冲击技术高峰，这是新时代‘长子企业’
义不容辞的国之担当。”

在鞍钢沿用了近 70 年的厂徽上，
一段钢轨的标识，人们广为熟悉。从
1953 年轧制新中国第一根重轨，至
今，鞍钢生产的用于高铁运行的高速
重轨，已占到全国市场的七成左右。

走进鞍钢大型厂一眼看不到尽头
的厂房，一方长条钢坯加温后通体透
红，每经过一道轧机，就被轧制拉长，
经过多台轧机反复轧制，一根百米重
轨锻造成功。

这些凝结着一代代鞍钢人坚毅、
汗水和智慧的钢轨，将铺往全国各地
的高速铁路，承载着中国速度与中国
奇迹，伸向远方……
(记者白林、王振宏、牛纪伟、王炳坤、
杨益航) 新华社沈阳 7 月 9 日电

▲ 7 月 5 日，工人在鞍钢集团鞍钢股份炼铁总厂新四号高炉进行生产工作。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 7 月 4 日，鞍钢集团博物馆内展出的 1949 年工人修复工厂的照片（翻拍照片）。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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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红军桥都有一个故事
新华社贵阳 7 月 9

日电(记者李惊亚)在贵州
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巷口
镇八卦村胜利组，距离村
民徐乾坤家门口 2 0 多
米，是五座无名红军墓。
清明节和中元节，徐乾坤
和其他村民上祖坟时，都
要给这五座红军墓烧纸、
上香。

“这几座红军墓在旁
边，就像我的邻居一样。不
止我一家，全村人都把他
们当亲人一样看待。”徐乾
坤说。

记者再走长征路近
日来到八卦村，据遵义市
党史部门介绍，1935 年
初，红军离开遵义，经过
八卦村北上，抵达巷口镇
凉水沟、倒座石一带，遇
到碉堡中的黔军阻击，双
方展开激烈战斗，红军最
终消灭守敌，确保了大部
队通过。

因为急于行军，只能
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就地
掩埋。

这些年来，当地村民
自发维护红军坟，逢年过
节给烈士扫墓。

2016 年，红花岗区民
政局下发文件，决定将辖
区内零星的红军坟集中迁
葬于深溪镇的南山公墓内。八卦村村
民听说此事后反应强烈，始终不同意
把坟搬走。

“为了红军坟的事，村党员代
表、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在村委会开
会两次，去镇里开会一次，区民政局
多次来村里开现场会，全村老老少

少 1 0 0 多人自发参加，都
不愿意把红军坟搬走。”八
卦村村支书舒中银说。

7 0 岁的村民郑舟模
说，虽然不知道这些牺牲的
红军烈士来自哪里、姓甚名
谁，但他们是为老百姓翻身
求解放而牺牲的，长眠在这
里，大家一直把他们当亲
人，“我们希望在他们流血
牺牲的这片土地上，世世代
代守护他们。”

当年，红军牺牲后被就
地掩埋，比较分散，安葬环境
也较为简陋。

村里开会商量怎么办
的时候，老党员徐乾述主
动提出，无偿捐献自家一
亩多的土地，“我是农民，
靠种田吃饭，家里的田土
也不多，但我想，没有红军
战士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作为共产党员，这是我应
该做的。”

巷口镇党委委员、组织
委员徐瑞说，看到当地村民
对红军的感情如此深厚，区
民政局最终决定，只迁走部
分红军遗骸，其余的留在八
卦村，村民们在徐乾述捐赠
的土地上修建了五座墓，将
分散的红军尸骨集中起来迁
葬于此。

记者在八卦村看到，这
五座红军墓背靠青山，坐南
朝北，并排而立，圆头鱼
尾，毛石垒筑，规整统一。
墓高约 1 米、宽约 1 . 3 米，
每座墓前均有大小相等的
石质墓碑，碑正中竖刻“红

军烈士之墓”，右刻“一九三五年北
上抗日战斗牺牲”，左刻“遵义市武
装部立”的字样。

80多年过去，如今的八卦村物阜
民丰，风景怡人，山上的碉堡遗址、山
下的红军墓默默耸立，记录着不被忘
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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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走长征路，沿途不时出现的一座
座“红军桥”，让记者难忘。

红军长征涉越过近百条河流，逢水
架桥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桥，每一座都有
故事。

贵州黎平县高屯街道上少寨村河
边，有一座 80多年前红军整修的桥，当
地人称作“少寨红军桥”。

“上少寨村和下少寨村村民出行，多
年来全靠这座红军桥。”上少寨村民吴锡
焰说，当年他爷爷和伯伯参与了修桥。

1934 年 12月中旬，红军先遣连进
寨。那时，国民党造谣，说红军杀人放火，
当地人大多躲到山上，只有一些老人在
家。先遣连进寨后宣讲红军是穷人的部
队。战士们看到八舟河上的桥又矮又小，
提议修整。

“红军讲话和气，留寨的人就把外面
躲藏的人喊了回来，找些树、木板，跟红
军一起修桥。”吴锡焰说，有的村民还把
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做桥面。

80 多年来，这座红军桥经多次维
修，现在 1 . 5 米宽，50 米长，有 18个木
制桥墩。吴锡焰说：“寨子有村规民约，要
保护好这座桥，洪水来了，就把桥板拿走
存起来，水一退再架上去。为了纪念红军
为我们架桥的情谊，这座桥我们会一直
用好、保护好。”

记者了解，在少寨村红军桥下游约
200 米处，一座可以行汽车的水泥桥刚
刚落成。桥还未命名，当地村民已经叫它
“新红军桥”了。

1934 年 12月，湘江战役后，红军西
进至桂北越城岭山区。

当时，广西军阀把瑶族民众驱赶到
荒山上，百姓民不聊生。红军先遣部队来
后，为瑶族民众做了很多好事，宣讲了少
数民族政策，瑶族民众受到感动。

兴安县同仁村瑶族等民众得知，红军
要在龙塘江上修桥迎接大部队，便义务帮
助红军修桥。国民党军发现桥被修整了，

派人拆桥。当地民众又连夜把桥修好。
红军大部队听说这件事，很感动，派

工兵上山伐木，重建并加固桥梁。就这
样，同仁村有了一座红军桥。

98 岁的村民赵旺财说：“当时我们
住在乌岭背附近，我爷爷和父亲还帮先
遣部队带过路。奶奶告诉我，红军从我们
家门前路过，在门外生火煮饭，还请她一
起吃饭。”

20世纪 70 年代，由于道路硬化需
要，木质的红军桥要改建成水泥桥。当地
共产党员、基干民兵与瑶族村民又一次
共同修桥。这座凝结了几代人心血的红
军桥，让瑶族同胞世代铭记。

桥的故事，写满长征路。
1934 年 10月，在江西，红九军团抵

达瑞金市武阳镇武阳村绵江时，简易的
小木桥无法满足 1 万多人马过桥所需。

这时，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几乎把
家中所有可用的木料都拿来搭设浮桥。
部队开始渡河，村里小伙子分成十几个
组，每组两人，扛起木板，用身体支撑桥
墩，以保证桥面更稳固。这是一座用木
板、门板和血肉之躯搭起的红军渡桥。

1934 年 11月，在广西，湘江界首渡
口群众帮助红军用小船和木板搭建浮桥，
红军主力凭靠这座浮桥抢渡湘江。搭桥时
木板不够用，红军借用当地群众家的门板
时，在门板上都编好号，归还时丝毫不差。

1935 年 1月，在贵州，红军西渡赤
水河，发动群众征集架桥物资和船只，在
当地百姓的帮助下，经过一夜努力，在土
城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揭开了
四渡赤水的序幕。

1935 年 3月，在四川，红军与当地
百姓建了一个造船厂，1个月内造出 70

多艘木船和 3 座竹扎浮桥，军民肩扛手
抬这些船和桥，夜走山路运至嘉陵江边。

……
这一座座红军桥，体现了工农红军

与各族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血肉
联系，这是长征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根
本保证。

而今，在贵州省瓮安县，当年红军抢
渡乌江的峡谷上，建起了一座江界河大
桥，至水面高度 263 米，主孔跨径 330
米，气势巍峨。

中共瓮安县委书记张文强介绍这座
大桥时说：“长期以来，这里山多水众，交
通不便，这是百姓贫困的重要原因。我们
修路建桥，归根到底是为了造福百姓，帮
各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实现新长征
的目标。” (记者张瑞杰、李黔渝、朱超、
齐健) 新华社贵阳 7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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